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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傅良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中坚人物，在整个永嘉学派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陈傅良是一位思

想家，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重实

际，反对空谈理论，敢于正视社会的弊端，标新立异。在当时社会，陈傅良无异于是走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先行者，

深明社会之需。研究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关注贫民教育的理念，还是兴办学校，著书治学的主张；不管是针对科举

旧学开创科举时文，又或是弘扬事功之学，都体现了他审时度势的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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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Chen Fu-liang's Education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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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n Fu-liang was the backbone of Yongjia Schoo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devel-

opment of Yongjia School. Chen Fu-liang was a thinker, but many people ignore he was an educator, and education throughout his

whole life.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like his other thoughts, were practical, opposed doctrinairism, dared to face up to the drawbacks

of society, and did something unconventional or unorthodox.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Chen Fu-liang was a pioneer in the road of so-

cial development, and understood the needs of society deeply. To study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whether it was the idea of paying at-

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or the idea of setting up schools and writing books and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Whether it was

for the old stud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creat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r carrying forward the work of learning, all reflected

his view of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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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温州

瑞安人，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人物。年幼时，家贫

好学，所以他很早就在温州一带著书教学，以谋求

衣食之资。由于治学有方，渐渐的在浙东南一带颇

负盛名，从学者越来越多，为其发展永嘉学派奠定

了基础。

乾道八年，36岁的陈傅良中了进士，授泰州州

学教授。《宋史本传》载：“登进士甲科，教授泰

州”。 [1] 在龚茂良引荐下授太学录。后出朝通判福

州，起知桂阳军，光宗即位后，迁提举常平茶盐、

转运判官。不久，转为浙西提点刑狱。后又被拜为

吏部员外郎。此时他已经离朝十四年，当他还朝时，

须发皆花白，引起世人感叹，号之“老陈郎中”。

绍熙三年，他升任秘书省少监兼实录院检讨

官，不久又兼任嘉王府赞读，十二月因撰写《寿皇

圣记》有功，升起居舍人。绍熙四年，又兼任中书

舍人，后升起居郎。绍熙五年，因谏言光宗朝见太

上皇不应，辞职返乡，朝廷授其为秘阁修撰，仍兼

任嘉王府赞读，拒绝接受。宁宗即位后，召为起居

郎兼中书舍人，并任侍讲。不久又兼任直学士院，

同实录院修撰。

庆元元年，陈傅良转朝散大夫。庆元三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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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查禁“伪学”，陈傅良不幸卷入，连降三官，罢

宫观。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教学著书。“伪

学”党禁解除后，嘉泰二年，他官复原职，并提举

江州太平兴国宫。第二年起知泉州，因为看淡了官

场，再加上身患重病，力不能及，所以力辞不受。

后来改授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天，卒

于家中。陈傅良一生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学都为民谋

利，富有远见，与同时期的学者陈亮被后世一起称

为“二陈”，死后谥号文节。

一、陈傅良教育思想的内容

（一）注重贫民实用教育

陈傅良早年因为家庭原因，读书教学，常常表

达出贫苦人民求学的心声。而后接触了永嘉学派诸

名流，思想有所转变，渴望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弊

风。贫苦的出身和早年的一些经历，使他在教育思

想上更加主张关注贫民的实用教育，来改变贫苦农

民的生活条件。所以他主张教育要务实，不喜谈空

洞的理论。认为“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事务，以

其所学见之事功”。[2]特别是接触薛季宣以后，他的

这种重实际，轻理论的思想更加明显。他的学生曹

叔远曾对朱熹说过“少时好读伊洛诸书，后来见陈

先生，却说就见事上理会，较着实。若只管去理会

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3]可见他的这种实用教育

思想对门人影响深远。

淳熙十四年六月，陈傅良赴桂阳军任职。当地

农业生产落后，所以他亲身教授农民耕作技术。重

实践，轻理论的他将温州的先进技术——龙骨水

车、施肥、牛耕等加以介绍，并亲自指导当地农

民，如何施肥以及牛耕技术，使桂阳一带农业生产

水平有所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也大大改进。陈傅

良在桂阳任职时，桂阳民众生活贫苦，教育更是落

后，所以为官期间他又开始在桂阳的石林讲学，来

改变民风，修缮学业，大兴教育。他说：“郴、桂

之间，宜兴学校，……义社豪民或边峒子弟孙侄，

入学听读”。[2]273这同时也体现了他那求学无贵贱的

思想，无论是豪民，还是边峒子弟他都一概而论。

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夷夏有别的封建社会，

陈傅良已有民族平等的思想。他在赴任桂阳知军

时，大力兴办学校，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

书一视同仁。“至于瑶人，实同省地，久来往还，

何分彼此”。 [2]559给予了当地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

书、受教育的机会。

（二）主张发展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陈傅良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虽然中年也有

从政，但是相对教育来说，从政只是他教育生涯的

一部分。陈傅良36岁中进士，在中进士之前，他一

直在温州一带教书。即便是中了进士以后被授予迪

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仍然未去到任，在家执教，历

时四年。[4]直到淳熙三年龚茂良升为参知政事，引

荐他为太学录，他才去就职。为官期间经历了两次

罢官，一次辞官，这也丝毫没有动摇他教书育人的

理念，依然在家乡风景秀美的仙岩山脚下的仙岩寺

旁设馆授徒，创办了“仙岩书院”。现在仙岩书院

的门联“山中檀越，天下贤人”，就是为了纪念陈

傅良在仙岩山中授徒讲学，传播学问。

陈傅良在温州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讲学场地就是

南湖书社。南湖书社是当时的礼部侍郎毛崈在家乡

温州城南茶院寺创办的。当时南湖书社的先生只会

传授科举旧学，没有新意，过于呆板，学生们也没

有听课的兴趣。陈傅良到南湖书社时才27岁，但是

他却能针对时文弊病，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引起

了学生的共鸣，也使他反对科举旧学的教育思想得

以广泛传播。正所谓：“持经户外，方屨阗集，片

言落笔，传诵震响，场屋相师”。[5]越来越多的人跟

随他研究科举时文，呼吁科举改革，并走上仕途。

而叶适也曾说学生们听了他的课“苏醒起立，骇未

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5]891在南湖书社的经

历使他盛名满扬，也使他的教育主张在当时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

为官期间，陈傅良还多次率学生同僚到长沙

岳麓书院讲学，“率诸生与僚属之好学者，讲道岳

麓”。 [6]在岳麓书院讲学时，陈傅良结识了湖湘学

派的张栻，两人的交往也为陈傅良传其思想于湖

湘学子提供了便利。因为在岳麓书院的讲学经

历，也使他的事功思想为大多数湖湘学子所接

受。在张栻去世以后，他的门人及这些湖湘学子

又全部跟随陈傅良，研究他的事功思想。朱熹曾

评价说：“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季

随亦从之问学”。[3]2672

从仙岩书院到岳麓书院，陈傅良发扬了永嘉学

派的事功思想，这也是他推崇学校教育的原因，而

岳麓书院至今还保留有他当年讲学的史迹。回京任

职时，曾兼皇子嘉王府赞读，嘉王即位后，又兼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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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为最高统治者讲学。正是由于他一直推崇学校

教育，认为学校才是宣扬自己教育理念的地方，无

论是在仙岩书院，岳麓书院，还是太学，他都大力

推崇自己的事功思想，以感染门徒和统治阶级。

不仅如此，陈傅良还曾做过家庭教师。他的好

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曾回忆，他儿时在瑞

安县林元章家里，就经常碰见在林家当家庭教师的

陈傅良，并与林家两子一起学于陈傅良。“诸子自

刻琢，聘请陈君举为师，一州文士毕至”。[7]在陈傅

良的教育下，林家的两个儿子后来都中了进士，叶

适更是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而乾道五年到八

年（1169-1172年），陈傅良又在越州新昌的黄度家

中当家塾讲师。陈傅良曾回忆说：“余尝馆黄度文

叔家，得与石、吕二氏游，其子弟多从予学”。[8]陈

傅良的家庭教育经历，不仅使他的教育主张得以多

途径传播，也因为在豪门大家教学，使他更加方便

结识往来之间的名流。所以在新昌之时，他往来于

各地，结识了当时许多名人大家。特别是在乾道六

年，他曾到常州求学薛季宣，这对他的科举之学影

响很大，以至于他以后拒绝了科举之学的诱惑，潜

心研究制度新学，而针对科举旧学做出的改变更是

影响了当时的科举时文。

（三）反对科举旧学

陈傅良年轻的时候对呆板的科举考试不以为

然，觉得“科举之累，自韩子不免，宜夫人尽

然”。 [9]所以年轻时在南湖书社讲学就敢于突破陈

规，一改讲授呆板的科举旧学，而是针对时文弊病

讲授新学。后来叶适赞他：“初讲城南茶院，时诸

老先生传科举旧学，摩荡鼓舞，受教者无异辞。公

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

甲，新语懋长”。[7]184而他所编写的科举文集，广为

流传，成为当时科举考试必读之物，“止斋年近三

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明大

震。........其时止斋有 《待遇集》 板行，人皆诵

之”。 [5]891正是因为陈傅良有感于科举旧学弊端日

现，所以他主张改变科举旧学，并和自己的学生、

朋友一起参加科举，而所作文章都是他主张的时

文，他的弟子蔡幼学甚至成为省元。楼钥称赞陈傅

良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时文风气，“本朝名公巨卿不

可缕数，然自韦布而名动宇内者不过数人。公自为

举子业，其所论著如《六经论》等文，所在流播几

于家有其书。蜀中文学最盛，读之者无不动色，文

体为公一变。至传入外国，视前贤为尤盛”。[7]199

陈傅良主张改造科举旧学源于他“初患科举

程文之弊”，所以“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

家”。 [1]8938南宋时期，在科场，除了自身的实力外，

一个举子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两个方面是至关重

要的。第一是准确把握“主司”的好恶，第二是科

目设置与考试的内容。[10]陈亮曾说：“艺祖一兴，而

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士气。而科举之

文，一切听其所自为。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

未尝其变格也”。[11]这句话就反映了当时科举取士存

在的弊端，因为真正主导文风嬗变的是主考官。所

以陈亮就提出希望能够改变科场文风，“主文衡者

示以好恶，而不在法也”。[11]136而以陈傅良为代表的

永嘉学者就敢于开先河，所著作品，皆被士人传

用，在一段时间内代表了主司的选择趋向。陈傅良

的学生蔡幼学等人在整理他的文集时就说：“矧韦

布眩慕，影响遍传”。[7]200意思就是说他的时文受到

布衣士子的追捧，这也正是陈傅良敢于抨击科举旧

学所带来的影响。

而陈傅良在诗赋科方面对科举旧制的影响，则

是他的《春秋》时文。南宋初期，《春秋》在科场

几被废绝，而《易传》则被写了又写，所以科举逐

渐变得呆板。但是即便如此，《春秋》在胡安国，

程颐等人的研究下，仍然拥有一定的地位。而陈傅

良早年就开始学习了胡安国《春秋传》，造就了他

对《春秋》深厚的造诣。他不满《春秋》被科场冷

落，以一己之力影响了南宋科场的《春秋》时文，

使《春秋》成为士人竞相温习的重要科目，对改造

科举旧学影响深远。

二、陈傅良教育思想的实践

（一）著书治学

陈傅良一生著作颇丰。为学著书立教，从游者

数百人。现存《止斋文集》五十二卷，《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记载：“《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附

录》一卷，宋陈傅良撰”。[5]885其他著作有《春秋后

传》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春秋后

传》十二卷，宋陈傅良撰”。[12]以及《止斋论祖》五

卷，据《钦定续文献通考》：“陈傅良《止斋论祖》

五卷”。[5]150 《止斋奥论》十卷，据《增订四库简明

目录标注》中邵章在《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一卷，附

录一卷》的附录中记载：“余家有《止斋奥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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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明刊本”。[12]738《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此

书没有著撰写人，但是相传为陈傅良所写。《周汉

以来兵制》（即《历代兵制》）八卷，《钦定续通

志》：“《历代兵制八卷》，宋陈傅良撰”。[13]据曹叔

远《止斋先生文集序》记载：“未脱稿，《周汉以来

历代兵制》”。[2]706现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有一

些如《周礼说》三卷、《左氏章指》三十卷、《毛氏

诗解诂》二十卷、《读书谱》二卷、《建院篇》一

卷、《进读艺祖皇帝实录》一卷、《待遇集》等均已

失传，现在已经无存本。特别是《待遇集》，在当

时成为科场时文的典范，人们争着诵读，但是在他

登第后尽焚其旧稿。其他还有一些未传于世的则有

《诗训义》、《制诰集》、《城南集》、《皇朝大事记》、

《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皇朝财赋兵防秩官志

稿》等。

陈傅良著书颇丰，以上也只是就其部分著作而

作简单的罗列。他的思想在这些著作中尽显，一些

传于世的著作成为现在研究陈傅良必读之物。而陈

傅良著书的一个目的就是治学，所以他的很多著作

都是在门人的协助下完成的。这样就能够让其门人

了解他的思想，研习他的主张。他曾说：“非一、二

面剖，难以笔舌尽也”。[2]455认为“合当合并，共论

其旨”。[2]456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他尽快著书，另一

方面也可以让他和门人一起探讨治学。所以通过著

书治学他的思想主张得以发扬与传播，影响于世。

（二）创办书院

陈傅良一生主张学校教育，所以书院是他传播

教育理念的重要基地。隆兴元年的时候，陈傅良就

曾在南湖书社任教，因为南湖书社在当时的城南茶

院东侧，所以后来就有人谈到他聚徒于城南茶院。

也正是因为他在南湖书社讲新学，标新立异，使南

湖书社一改往日的枯燥无味，跟随他在城南茶院学

习的人数倍于仙岩。而后又到梅潭塾任教，士子莫

不归敬。

乾道三年，陈傅良离开城南茶院，聚弟子于仙

岩山中。薛季宣曾对郑伯熊说：“君举已罢茶院之

会，见于其徒一二十辈聚课仙岩”。[14]到了淳熙十一

年，陈傅良着手与弟子一起创办仙岩书院。“懿仲

诸友已决谋迁于书院于先人垅下，以为来岁过从之

地。入春便下手，春暮当奉约矣”。[8]24陈傅良把仙

岩书院当作聚朋讲学，谈经论道的场所，也成为他

的思想向外传播的圣地。他对书院的建设促进了当

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使自己的教育思想为时人接

受，声名远外。

（三）四处游学

陈傅良传播自己学问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四处

游学。这也是因为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经常辗转

各地，拜师访友。而后又在外从官，经常调迁，为

他接触各地学者提供了条件。所以他每到一处，都

会宣讲，有时也会进行学术上的论辩，以增加自己

的学术能力，建立自己的人脉，以至于到湖湘走一

遭，尽收南轩门人。在《答长溪王任之》中他曾

说：“某无以愈人，独博交当代贤俊出于天然。虽

以之得谤讪，或相背弃，不悔。因此，凡先生长者

往往见察，幸肯与之游；而士之好学者亦或过昕，

以为可师友也而欲与之游”。[2]452这也是陈傅良学术

能力得以提升，思想主张得以传播的关键。

在温期间他曾设教于私塾或私人家庭。城南

塾，茶院塾，梅潭塾等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在湖南

期间，他讲学于桂阳石林，结识了张栻以后又多次

讲学于岳麓书院。讲学的经历使他培养了许多门人

弟子如蔡幼学，林渊叔等人，并影响了其他学派的

弟子。这些士子有的一直跟随陈傅良游学，有的留

在当地办学，传承陈傅良的思想。如林渊叔经常召

集后辈一起学习，章用中则组建了江南书社，与当

地士子一起探讨。而朱熹则经常说他的门人：“见

陈君举门人说儒释，只论其是处，不问其同异，遂

敬信其说”。 [3]84 认为门人被陈傅良的思想所迷惑，

这也说明陈傅良四处游学对各地学术教育发展影响

深远，也使永嘉之学得以发扬。

三、陈傅良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弘扬事功之学：对永嘉学派的传承

陈傅良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社会影响深远，他作

为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传承者，经史并重，补

救当世之弊。后人也曾评价说“薛经其始而陈纬其

终也”。 [7]1他继承和发扬了薛季宣的事功思想，把

薛季宣的思想付诸实践，使之得以进一步发展，又

为叶适发展永嘉学派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著书治

学，还是四处游学，他都会弘扬永嘉学派的事功思

想，不少其他地方的士子在听了他的讲学和拜读了

他的著作后都开始研习他的事功学，极大的促进了

永嘉学派的发展。而且陈傅良在科场时文方面取得

的成功，引来众多士子学习，这也大大提高了永嘉

78



第18卷 第1期 陈安金，赵飞跃：陈傅良教育思想述评

学派的知名度。

（二）培养了众多治国安邦的人才

陈傅良门人弟子众多，他讲学收徒，一方面弘

扬了他的事功思想，传承了永嘉学派；另一方面则

是培养了大批士子，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他的

弟子曹叔远，蔡幼学，林渊叔等人在当时的学界政

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秉承了他为学兢兢业业，

为官为民谋利的思想。

蔡幼学，“成童颖异，从同郡陈傅良君举学，

治《春秋》。年十七，试补上庠，首选，陈反出其

下”。[7]286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继承了陈傅良的贫民

实用教育。为官关切民瘼，敢于为民请命。当时社

会出现新会子滥发而价值大跌，又不能用来缴纳赋

税的现象，他非常愤怒：“罔民而可，吾忍之乎！

惟有去而已”。[7]288要求罢去这祸害民众的苛令。

曹叔远也是陈傅良的得意门生，他曾自述：

“自年二十从陈先生”， [7]293后来跟随朱熹学习。历

任国子学录，礼部尚书等职，现今流传的《止斋文

集》就是曹叔远所编纂的永嘉本。他为官为民，廉

政清洁，减赋税兴办学校，浚李渠减少灾害，可以

说对陈傅良的思想继承了很多。在《止斋文集》中

他讴歌陈傅良：“深抱大业，至于化裁，推行不动

声色，使人回心而向道者，其纲领条目，靡不该

具”。 [7]185又说：“其任重道远，终老未曾一日敢忘

于斯焉”。[7]186所以《宋史》评价他为人端正。

陈傅良还有许多其他得意门生，诸如胡季随，

林正仲，林懿仲兄弟，沈体仁等都继承和发扬了他

的思想。叶适也曾学于陈傅良，与他亦师亦友，后

来更是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所以陈傅良培养

了许多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或著书教学，或在朝

为官，都秉承陈傅良的思想理念。

四、结语

纵观陈傅良一生的职业，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

教书治学。对其教育经历的梳理可以发现，教育在

他一生中大致可以分为早年求学，中年游学，晚年

治学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现实意义。早年的

求学经历，磨练了他学习的毅力，即使家庭贫困，

他仍然寄快乐于学习。也正是自身贫困求学，所以

他更关注民众疾苦。中年的游学经历，是陈傅良思

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接触了许多当时的大儒名

流，在不断的交流学习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

想体系。所以在这一时期，不断往来各地的他，对

社会教育的发展具有独到的眼光，主张一改呆板的

旧学，标新立异。晚年的陈傅良因为有感于政治仕

途的黑暗，寄希望于学术，潜心治学，弘扬事功思

想，发展永嘉之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对陈傅良教

育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梳理作为教育家陈傅

良的一生，了解宋朝的科举教育，反思我们当下的

教育弊端，同时对于我们研究永嘉学派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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